
法定声明书 
 
我，Jakaira Perez Valdivia；26 岁；Juan Perez 先⽣的⼥⼉；护照号：
XD549842；⻄班⽛；声明以下内容皆为事实： 
 
⼤约在 2008 年 10 ⽉，在达赖喇嘛传法期间，我在 Tushita Meditation Center 暂
住，因为从 Thosamling 来回对我⽽⾔很吃⼒，尤其因为我的腰部有⽑病。由于我听
闻帕⽴仁波切也在达兰萨拉，我决定拜⻅他。我曾在意⼤利⻅过他⼀次，另⼀次⻅
⾯，是在我抵达印度的不久后。在我的上师——格⻄强巴嘉措于 2007 年圆寂后，其
多位弟⼦都前去向帕⽴仁波切求法。有⼈建议我向他请求加持，或是向他请⽰我的健
康问题。那⼀年年初我被诊断出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。当时的我承受⽆⽐巨痛，也尝
试⽤尽⼀切办法避免进⾏⼿术。 
 
在上午快结束前，我在他侍者（已记不住其名）的带领下抵达他位于尊圣寺后⽅的房
⼦。那时候我通晓藏语，于是会⻅他时⽆需翻译员陪同。我给帕⽴仁波切供养⼀份⼩
礼，并向他解释我的健康问题。他问及我的⽣活和学业。当时也是午膳的时候，他请
我留下进餐，之后随他到达拉姆科特⼭进⾏⽕供法会。他的侍者给我们端上⾁饺⼦和
汤。进餐后侍者前来收拾餐桌，随后仁波切请他离开该房，我本以为我们也要离开
的，但在侍者离开后，他叫我躺在地上，并把⾐物脱下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他必须
对我做点事。于是我脱下（出家众的）披肩和上服，但保留住我的（出家众的）⾥⾐
和下服。这是因为我以为他想修法替我治愈病痛，⽽涉及的部位理应只有腰部。然后
我坐在地上，帕⽴仁波切⾛到另⼀个⼩房间，那⾥是他的佛坛。随后他⾛出⼩房间，
⼿中拿着玻璃瓶的东⻄。他说这东⻄极为殊胜，然后将瓶中液体倒⼊瓶盖并喝下，再
倒出，要我⼀⼝⽓喝完。当我这么做的时候，我发现该液体像是烈酒。随后他开始喝
得更多，在整个“环节”持续不断的喝。他再⼀次要我脱下⾐服躺下。我没有再脱下
任何⾐物，只是⾯部朝下平躺。 
 
他开始⼀边念诵经⽂和⼼咒，⼀边触碰我的腰部，并且将刚刚的酒精洒满我的腰部。
他说我应该松开我的下服，因为下服穿得太⾼遮住了我的尾腰（我腰椎间盘突出的部
位）。于是我稍微松开下服，但在我⼀松开之后，他就把⼿伸⼊我的僧服内，触碰我
的腰部下⽅，⼀个快到我臀部的部位。我⻢上抓紧下服，告诉他我感觉很不舒服。他
说：“不要担⼼，没事的，我们是兄弟”。接着他念诵更多经⽂，然后按摩我的腰，
在我的腰上擦酒精。我必须说在那整个过程，他在触碰接近我私处的部位之后，还⾮
常善于伪装，装出慎重的态度（⼤声念诵经⽂和⼼咒）。 
 
随后他蹲下，把脚放在我⾝体的⼀侧，之后再坐上我的臀部，并且好⼏次⽤他的⾝体
压在我⾝上。后来他要我翻过⾝⼦来。 
 
他开始以酒精触碰和按摩我的腹部和周围，还尝试触碰我的胸部和阴部，但他未能做
到，因为我⼀只⼿紧抓着覆盖我胸部的上⾐，另⼀只⼿紧抓着我的下服。他看⻅这⼀
幕，开始对我笑说：“你是⼀个好僧尼，⼼很纯”。 
 
那时我的⾝上已是满满的酒精，然后他叫我坐起。我以为结束了，然后正当我要整理
⾐物时，他要我等⼀等。我⾯墙坐着，他就在我⾝后念诵什么的。突然，他从后⾯将



我抱住，企图以⼿触碰我的胸部。然后我⼀只⼿将他的⼿和我的胸部隔开，另⼀只⼿
则紧抓下服。这时，我才发现他⽤阳具触碰我的腰。 
 
当他放开我之后，他叫我到他个⼈的洗浴间洗澡。由于我全⾝都是酒味，就这样离开
实在不合适，因此我⾛进洗浴间，他还给我递了他的浴⼱擦拭⾝体。我快速洗好澡，
⾛出洗浴间后看⻅他坐在房⾥的法床（像⼀张床的法座）上。他叫我在他颂经时坐在
他⾝旁，然后他将（出家众的）坐垫的右边拉向他，好让我能坐在床的另⼀边。之后
他要我碰他的右臂，叫我按摩它。我说我不会按摩。我没照他的话做，然后他便⽤他
的⼿臂在我的⼿臂和脚上搓揉（当时我以跏趺坐坐在床上）。然后他要我念⼀些咒，
接着他会加持我的脉轮，于是便开始触碰我的额头，然后喉间。由于我双臂交叉挡在
胸前和腹部，他便没加持“下半⾝的脉轮”。 
 
随后他吩咐我到房间的另⼀边，那⾥有好⼏张椅⼦，他要我在那稍等。他在念完咒后
致电给侍者，吩咐侍者现在可以回来了，但不需要赶着回来。然后他⾛到房间的另⼀
边，我站起，他向我⾛近，将脸颊贴在我的颈部和脸上，轻声在我⽿边说：“我们是
兄弟”，我回道：“其实我们并不是兄弟”。 
 
接着他⾛向他供佛的⼩房间，然后⾛出来的时候，⼿上拿了⼀个暗⾊的塑料瓶，我看
不⻅瓶⼦⾥装了什么。然后他说这是内供，再指⽰我每⽇喝⼀瓶盖，然后⽤它来涂抹
我的腰部。在念咒的时候，他⼜再次将液体倒⼊瓶盖并喝下，然后再倒出，要我⼀⼝
⽓喝了它，因为那是内供，于是我照做了。当然，瓶⾥装着的是酒精。他对我笑说：
“⼩⼼啊阿尼拉，你会喝醉的”，然后他⾃⼰喝下更多，再把那塑料瓶交给我带⾛。
他说把酒精放⼊塑料瓶⾥⽐较妥当，否则的话别⼈看⻅我⼿拿酒瓶就不好了。接着他
继续从另⼀个玻璃瓶取酒喝。他要我替他守密，也不要让任何⼈看⻅这个“内供”。 
 
接着其侍者到来，还坚持我随他们到达拉姆科特⼭做⽕供法会，我告诉他时候不早
了，我必须回去 Tushita 的办事处做登记。然后仁波切说他们会送我⼀程。我们⾛出
去，侍者截下⼀台计程⻋后我们⼏⼈⼀起乘⻋前往达拉姆科特⼭。当计程⻋抵达
Tushita 的⼀条私⼈道路时，仁波切抓住我的⼿，将 500 卢⽐放⼊我的随⾝包内。 
 
我向他及那位侍者友善地道别，以免侍者⽣疑是不是发⽣了什么不寻常的事。我抵达
Tushita 的时候已是⼤约下午三时。 
 
这是我所能记住的。 
 

 
以上是⼀位已经还俗的僧尼察姬（藏名为“昆桑”）的法定声明书（中⽂译稿）。 

内容道出帕⽴仁波切性侵她的过程。以下为原版法定声明书的扫描⽂件。 



 
 



 



 



 


